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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串雅》往往被认为是一部反映清代江南地区走方医特点的方书，但通过对《串雅》内、外编 8 卷内

容的史料溯源发现，其文本主要直接抄录自《本草纲目》《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多部医学典籍。其

编纂者赵学敏将民间走方医学体系与既有经典文本“嫁接”，对走方医的具体医疗知识进行了优化与改造，构筑了

一个介于正典与世俗之间，士人、医者与大众共享的医疗知识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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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uan Ya (《串雅》Quackery To Academy) is generally regarded as a medical formulary that reflect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inerant empirics in the Jiangnan region (south to the Yangtze River) of the Qing Dynasty. But through 

tracing the origi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its eight volumes from inner and outer parts, it is found that the texts in this 

book are mainly excerpted from medical documents such as Ben Cao Gang Mu (《本草纲目》Compendium of Materia 

Medica), Shi Shi Mi Lu (《石室秘录》Secret Records of Stone Chamber), and Wan Shi Jia Chao Ji Shi Liang Fang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Manuscripts of Wan Family’s Benevolent Recipes). ZHAO Xuemin, the compiler of the book, 
“grafted” the existing canonical texts to the folk medicine system. He optimized and remolded the medical knowledge of 

the itinerant empirics, constructing a space between canon and folk medicine shared by literati, doctors and the fol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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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雅》是清代士人赵学敏编纂的一部医方，往往被认为反映了清代江南地区走方医群体的医疗技术

和经验。当代学者对此书也给予了较多关注，如赵东丽等从古籍版本的角度对《串雅内编》的袁氏刻本

与榆园刻本进行了对比研究，从整理修改、语言风格等角度探讨两版本的异同 [1-2] ；又有陈仁寿、吴小明

等学者以《串雅》为史料基础，探讨清代浙江地区民间走方医的医疗特点 [3-4] ；王静对清代走方医的研究

成果颇丰，其中部分涉及对赵学敏及《串雅》的探讨 [5-6] ；黄玉燕等学者则主要从学术思想、临证经验方

面对《串雅》进行了研究 [7]。上述研究均认为《串雅》的文本呈现了清代走方医的医疗世界，但事实真的

如此吗？笔者对《串雅》内、外编共 8 卷的内容进行了逐条的史料溯源，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文本都直接

转录自《本草纲目》，另有部分来自《石室秘录》与《万氏家抄济世良方》，与既往认知有较大出入，因而

《串雅》的史料性质有必要被重新审视。那么，《串雅》的文本世界如何组成？其能否真实反映清代江南地

区走方医的特点？赵学敏编纂《串雅》构筑了怎样的医疗知识空间？本文将试图解答这些疑问。

一、赵学敏与《串雅》的基本情况

赵学敏，字恕轩，浙江钱塘（今杭州）人。其生卒年颇难确定，根据现有史料可推知赵氏大致生活

于清雍正、乾隆年间，约嘉庆初辞世。赵学敏之父为杭州地区的官员，育有赵学敏、赵学楷兄弟二人，

并希望“一子业儒，一子业医”，故而赵学楷幼年时即读医书，并最终以医为业，而业儒的赵学敏也对医

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赵学敏早年“性好博览”，对星、历、医、卜等方技之学均有所涉猎，其中即包含

了大量的医学典籍 [8]460-461。《串雅》自序中详细胪列了赵学敏所读医书：“予幼嗜岐黄家言，读书自《灵》

《素》《难经》而下，旁及《道藏》《石室》，考穴自《铜人内景图》而下，更及《太素》《奇经》。《伤寒》

则仲景之外，遍及《金鞞》《木索》；本草则《纲目》之外，远及《海录》《丹房》。”[9]5-6 可见赵学敏涉猎

广泛，其中除《黄帝内经》《伤寒论》《难经》等医学经典之外，也旁及《石室秘录》《伤寒金鞞疏钞》等

明清医著。赵氏有汇抄医书的习惯，读书每有所得便抄撮成帙，“久而所积溢簏外，束庋阁上，累累几千

卷”[8]，因而著成《利济十二种》，包括《医林集腋》《养素园传信方》《本草纲目拾遗》等 12 部医方、本

草、养生类著作，其中即囊括了《串雅》。

《串雅》约始著于乾隆二十三年（1758），其时赵学敏宗子赵柏云自中山航海归来。赵柏云为游历

南北的走方医，二人论及医学，赵学敏认为“其道颇有奥理，不悖于古，而利于今，与寻常摇铃求售

者迥异”，肯定了走方医诸技的效验，同时也指出其局限性，即“旁涉玄禁，琐及游戏，不免夸新斗

异”[9]6。因此将赵柏云所示走方医诸法重新修订，删去为国医所不道的部分，与自己纂辑、收藏的医书

进行汇编，而著成《串雅》一书。赵学敏编纂《串雅》的主要目的在其自序中已有说明：“存其可济于世 
者……使后之习是术者，不致为庸俗所诋毁……谁谓小道不有可观者欤？”[9]6 即希望能够将走方医医技

中雅驯、价值高的部分留存，以便后人学习使用，避免误入歧途。《串雅》分为内编 4 卷、外编 4 卷，内

编分为截药、顶药、串药、单方四部分，截药与单方下又有总治、内治、外治、杂治诸门；外编则包括

禁药、字禁、术禁、起死、保生、奇药、针法、灸法、熏法、贴法、蒸法、洗法、熨法、吸法、杂法、

伪品、法制、药品、食品、用品、杂品、医禽、医兽、鳞介、医虫、花木、取虫、药戏诸门，内容极为

丰富，涉及禁方、外治、兽医、医花木、药品等诸多领域。那么这些内容的具体来源为何？它们是否能

够真实反映清代民间走方医的医疗技术？要回答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串雅》的文本世界。

二、《串雅》文本溯源考

《串雅》医药知识的来源在赵学敏的数篇序文中能够管窥一二，兹胪列于下。《串雅》自序中这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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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有宗子柏云者，挟是术遍游南北，远近震其名……因录其所授，重加芟订，存其可济于世者，部居

别白，都成一编，名之曰《串雅》。”[9]6 又《利济十二种总序》云：“柏云故虚怀士，颇以予言为然，慷慨

出其历游方术顶串诸法，合予《养素园简验方本》汇编之，串而曰雅，知非江湖俗技之末也。”[8] 而《串

雅》凡例对这部书知识来源的描述最为详细：“是书采录得于柏云手抄者十之三，《百草镜》《救生海》者

十之三，《养素园》及‘江闽方本’者十之三，其一则传于世医者，悉汇而成帙。盖筌蹄由始例得并志

焉。”[9]8《救生海》即《救生苦海》，与《百草镜》同为赵学敏之弟赵学楷所撰医书。综观以上三种说法，

其间互有出入，《串雅》自序仅提及赵柏云提供的医方术法；《利济十二种总序》在此之外，还指出赵学敏

所纂《养素园简验方本》是《串雅》的另一知识来源；凡例则将《串雅》的知识来源分为四部分，即赵

柏云抄录的医方、赵学楷的医著、赵学敏的藏书及著作、世医传习的验方。这些医书均已散佚，难以再

窥知其貌，而《串雅》的文本中也未注明各条文的引用来源。因此，我们难以对《串雅》的知识来源形

成较为具体、清晰的认识，也就难以评价其史料性质，要解决这一问题，就需要对《串雅》的文本进行

逐条的溯源工作。

笔者利用“爱如生中医典海”“爱如生中国基本古籍库”等数据库对《串雅》内、外编共八卷的文本

进行逐条检索，并与可能作为来源的文本进行比对，最终发现《串雅》的文本来源主要集中于《本草纲

目》《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几部医学典籍。具体条目的溯源情况详见表 1。

表 1　《串雅》各卷条目的溯源情况

《串雅》卷次及篇目 《本草纲目》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 《石室秘录》

内编卷一·截药总治门

（15）

黄鹤丹、青囊丸、松梅丸、仙桃丸、

花蕊石散、三黄丸（6）

神仙太乙膏（1）

内编卷一·截药内治门

（75）

鹤顶丹、独步散、元德膏、鬼毒风气、

截酒积、蚕奁散、截癫、去铃丸、腹

内龟病、返魂丹、铁刷丸、截水肿、

截黄、断痢、贴目取翳、开聋、喉风

闭塞、黑龙膏、神穴丹、钉胎丸（20）

通真子救苦丹、拿疟、交

感丹、坎离丸、灵宝化积

膏、烧针丸、摩腰丹、贴

腰膏、威喜丸、疝气神方、

千金不传韦氏方、加味绿

矾丸、治目多泪、冰梅丸、

千金硝石丸（15）

治伤寒结胸、宣木散、

治头痛、起痿神方、解

恶仙丹、治老人不寐、

安寐丹、泻火圣神汤、

回癫汤、收呆至神汤、

逐呆仙丹、启迷奇效汤、

启迷丹、虫臌、血臌、

通耳神丹（16）

内编卷二·截药外治门

（87）

五宝霜、铁井阑、决脓妙法、护心散、

痈疽拔脓、小金丝膏、截癣、痘后生

翳（8）

阴阳黄、大黑虎膏、灵异

膏、千里光膏、再造散、

秘炼杨梅疮药、瘰疬奇方、

生肌膏、提气汤、神授五

公散、上品锭子、中品锭

子、下品锭子、治臁疮（14）

散毒仙丹、消毒散、换

皮麻药、生肌散、痈疽、

破瘿点药（附煎方）、

治火丹、治疮二法、擦

疮成水、治瘤、治阴蚀

（11）

内编卷三·截药杂治门

（16）

取牙鲫鱼霜、取箭镞方、黑须倒卷帘、

取轻粉毒、悦容丹、面黑令白、误吞

铁石、足趾鸡眼、红玉膏（9）

虎伤（1）

内编卷三·顶药（18） 四宝顶、牛郎顶、青绿顶（附风痰卒中）、

玉环来笑丹、黑盐丸、轻粉顶、羊英顶、

皂矾顶、吐虫、瓜蒂散（10）

砒霜顶（1） 倒顽痰法、阴阳汤（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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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雅》卷次及篇目 《本草纲目》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 《石室秘录》

内编卷三·串药（21） 无极丸、备急丸、轻粉串、犀黄串、

牵牛串、禹功散、双牛串、龙脑串、

车螯串（附又方）、腹胁痞块、发背

初起、逐黄散（12）

牛郎串（1） 八宝串、绞肠痧（2）

内编卷三·单方总治门

（3）

金液丹、暖益腰膝、都梁丸（3）

内编卷四·单方内治门

（59）

舍粟丸、仙传膏、青藤膏、骨蒸劳病、

卒心急痛、痰饮吐水、酒积酒毒、积

块黄肿、风眼赤烂、睡起目赤、目生

翳膜、惊气失音、咽中结块、小儿舌

膜、鼻血不止、风热牙痛、消渴饮水、

变通丸、血崩、乳汁不通、乌纱惊风、

急慢惊风、验胎散（23）

灌鼻出涎方、神仙外应膏

（2）

洗眼中星、喷嚏丸（2）

内编卷四·单方外治门

（49）

国老膏、乌龙膏、消瘿、横痃便毒、

一切痈疽、诸疮努肉、腋下瘤瘿、头

疮生蛆、乳痈、瘭疽毒疮、甲疽延烂、

攧扑欲死、金刃不出、被斫断筋、水

肿脚气、口吻生疮、一抹膏、肛门痔痛、

项下气瘿（19）

火燎伤油烧伤皮烂大痛

者、发背阴毒（2）

洗癞头方（1）

内编卷四·单方杂治门

（25）

拔白换黑、食生米、小儿初生无肤皮、

嗜酒不已、秃鬓发稀、实女无窍、小

儿鳞体、儿阴被蚓吹肿、猘犬咬伤、

蛇虺咬、蜈蚣咬、面上黑气（12）

内编卷四·单方奇病门

（61）

山鞠散、产后肉线、发症饮油、截肠

怪病、米瘕嗜米、炙疮飞蝶、血壅怪

病、眉毛动摇、脐虫怪病、筋肉化虫、

热毒怪病、虱出怪病、病笑不休、炙

疮出血、睛垂至鼻、离魂、大肠虫出、

气奔怪病、便后出血、细缊结、脉溢

怪症、寒热怪病、头脑鸣响、荡秽散、

烂痘生蛆、肉坏怪病、恶肉毒疮、浑

身燎泡、肉锥怪疾、足钉怪疾、走皮

趋疮、热毒湿疮、血余怪病、猫睛眼疮、

肉人怪病（35）

石室秘丹、活水止虱丹

（附又方）、腹中生蛇（附

又方）、杜隙汤、化痒

汤、救割全生汤、体中

蚓鸣、臂生人面、舌缩

入喉、舌血、掌高一寸、

指甲尽脱、粪门出虫、

粪门生虫、眼内肉线、

黄雷丸、手皮现蛇、喉

中物行、消指散、唇疮

生齿、祛火丹、手足脱

下、消湿化怪汤（23）

外编卷一·禁药门（32） 嫁腋气、断酒不饮、取蛇牙、猫鬼野道、

辟水毒、嗜茶成癖、禁鬼、小儿腹痛（8）

李子建杀鬼丸（1） 化金蚕（1）

外编卷一·字禁门（20） 小儿夜啼、蜈蚣螫（2）

外编卷一·术禁门（23） 钉疟、白虎病、卵㿉偏坠、身面疣目、

消胬肉、眼生偷针、破伤风、夜卧禁魇、

蜂虿螫伤、禁鼠（10）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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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雅》卷次及篇目 《本草纲目》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 《石室秘录》

外编卷一·起死门（21） 卒中恶死、人卒暴死、血风攻死、小

儿惊死、解药毒死、产后晕绝、喉痹

垂死（7）

华佗危病方（1） 药丸名救绝仙丹、援绝

神丹（2）

外编卷一·保生门（6） 损目破睛、金疮肠出、卒心急痛（3） 落眉复生、痘疮坏症（2）

外编卷一·奇药门（19） 立泯伤肿、接骨散、长发方（3） 斩鬼丹、彭祖接命丹、还

元丹、壬子丸（4）

生舌神丹、长齿法、逐

火丹（3）

外编卷二·灸法门（17） 附子灸、炙耳聋、苦瓠灸、桑木灸（4） 疝气偏坠、灸痈疽、胡桃

灸（3）

外编卷二·熏法门（25） 虫牙、喉痹、小儿脱肛、霍乱转筋、

疥疮、瘫痪头风、手足痛风、拳毛倒睫、

破伤风、咳嗽熏法、女人病邪、青布熏、

支太医挑叶熏（13）

熏嗽（1） 手汗（1）

外编卷二·贴法门（19） 止自汗、截惊法、婴儿疟疾、牙齿疼痛、

水泻不止、痢疾噤口、牙痛（7）

如神丹（1）

外编卷二·蒸法门（10） 骨蒸发热、脚气肿痛、风湿痰病、珊

瑚蒸、阮河南桃叶蒸、蚕沙蒸、荆叶

蒸（7）

千金神草方（1）

外编卷二·洗法门（8） 洗头明目、杨枝浴、洗青盲（3） 洗痈疽、五枝浴（2） 洗癞头（1）

外编卷二·熨法门（2） 柳皮熨（1）

外编卷二·吸法门（11） 伤寒欬逆、水肿上气、烧香治痨、冬

月喉痹、一切咳嗽、碧云散、头风苦痛、

石南叶散、倒睫拳毛（9）

外编卷二·杂法门（20） 耳鸣塞耳、彭医官钓骨法、提金散、

劫肿法（4）

衄血、温脐种子（2） 头痛、引火法（2）

外编卷三·食品门（26） 糟川芎（1）

外编卷三·杂品门（19） 太仓丸（1）

外编卷四·取虫门（40） 牙齿虫痛、齿䘌并虫、牙齿虫䘌、烟

熏虫牙、牙虫作痛、风虫牙痛、寸白

蚘虫、寸白虫病、下蚘虫、取心气痛虫、

腹中虫病、一切虫病、小儿虫疮、取

足疮生虫、取疸疥虫、积年骨疸、消

渴有虫、瘘疮有虫、䁎耳有虫、吐蛊、

蠼螋尿疮、取疳眼虫、三十六黄、五

色带下、臁疮蛀烂、臁疮生虫、取痔虫、

痔漏有虫、肠痔出血、下部虫痒、下

部䘌虫、三木节散、肝劳生虫、脾劳

发热、追劳取虫、大风癞虫、疠风有虫、

大风疠虫（38）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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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串雅》卷次及篇目 《本草纲目》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 《石室秘录》

外编卷四·药戏门（50） 煮白石法、造梦法、见鬼丸、饮酒不醉、

灰种仙菜、鸢头散（6）

注：括号中的数字为对应部分的条目数，篇目后的数字为该篇的总条目数；“又方”不单独算作条目。未能溯源的

篇目省略不表。

由表 1 可见，《串雅》文本的首要来源是《本草纲目》，共 284 条，约占《串雅》全部条目的 29%，

这些条文多取自《纲目》的附方或时珍发明部分。其次是《石室秘录》与《万氏家抄济世良方》，其中来

源于《石室秘录》的条目为 70 条，《万氏家抄济世良方》为 52 条，约各占《串雅》全部条目的 7.2% 和

5.3%。此外尚有龚廷贤编纂的数部方书，以及《卫生易简方》《遵生八笺》《集验良方》等，与《串雅》

重合条文较多，亦是《串雅》可能的文本来源，由于文章篇幅限制，难以全部呈现。总体上看，《串雅》

共有接近一半的条文能够找到明确来源，而《串雅》内编可溯源条文的比例又远高于外编，来自上述三

部医籍者约占 58.5%，而外编仅为 28.2%。这些部分来源于既有的医学典籍，不能简单认为它们直接反映

清代走方医的医疗经验与技术，而赵柏云游历得来的民间验方，很可能在未能找到来源的部分中。

需要首先说明的是，为何判定这些条文是直接抄录自《本草纲目》等书，而不是转引自其他可能的

中间文本，或是《肘后》《千金》等更早期的文本？理由有三：其一，赵学敏有阅读、抄录《本草纲目》

《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书的先决条件。编纂《串雅》后不久，赵学敏便着手撰写《本草纲

目拾遗》，因此赵氏对《本草纲目》应当已经十分熟稔；而前揭《串雅》自序中则提到赵学敏读书旁及

《石室秘录》，其所撰《本草纲目拾遗》也多处明确引用了《石室秘录》以及《万氏家抄济世良方》[10]，故

而将相关条文抄入《串雅》亦在情理之中。其二，抄录条文数量庞大，已详于上文，且从体例编次上看，

来源于同一部医籍的条文会更为集中，如内编卷四就存在连续 20 条材料都来源于《石室秘录》的情况，

很难说这是巧合。因此，通过他人医著作为中间文本转抄或抄录自早期文本的可能性较小，而直接从原

书中抄录的可能性更大。其三，与《本草纲目》等书对勘，发现相关条文与《串雅》的文本相似度极高。

大部分条文与《纲目》等书完全相同，或仅有个别字存在讹写等差异；小部分条文则经过改动，但多为

语句的删减与拼接，仍可见明显的抄录痕迹。笔者进行溯源检索时，同一条文有时会存在多个可能的文

本来源，将其进行比对后，则发现仍以《本草纲目》《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相似度最高，

兹举一例如表 2 所示。

表 2　“摩腰丹”在不同医籍中的文本比对

医籍 文本

《串雅》 摩腰丹：治寒湿腰痛。附子尖、乌头尖、南星、朱砂、干姜各一钱，雄黄、樟脑、丁香、麝

香各五分。右为末，蜜丸圆眼大，每服一丸姜汁化开，如厚粥，烘热置掌中，摩腰上令尽。

粘着肉烘，绵布缚定，腰热如火妙。间三日用一丸，或加茱萸、桂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 摩腰丹：治寒湿腰痛。附子尖、乌头尖、南星、朱砂、干姜各一钱，雄黄、樟脑、丁香、麝香五分。

右为末，蜜丸圆眼大，每服一丸姜汁化开，如厚粥，烘热置掌中，摩腰上令尽。粘着肉烘，

绵布缚定，腰热如火妙。间三日用一丸，或加茱萸、桂

《丹溪心法》（《证治

准绳》同）

摩腰膏：治老人虚人腰痛并妇人白带。附子尖、乌头尖、南星各二钱半，雄黄一钱，樟脑、丁香、

干姜、吴茱萸各一钱半，朱砂一钱，麝香五粒大者。右为末，蜜丸如龙眼大，每用一丸姜汁化开，

如粥厚，火上顿热置掌中，摩腰上候药尽。粘腰上烘，绵衣包缚定，随即觉热如火，日易一次

（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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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籍 文本

《医宗必读》 摩腰膏：治老人腰痛女人白带。附子尖、乌头尖、南星各三钱半，朱砂、雄黄、樟脑、丁香

各一钱半，干姜、麝香五分半。为细末，蜜丸龙眼大，每用一丸生姜汁化开，如厚粥，火上

烘热放掌上，摩腰中候药尽。即烘绵衣裹紧，腰热如火。间二日用一丸

《医学正传》 摩腰丹：治寒湿腰痛。附子尖、乌头尖、天南星各二钱半，朱砂、干姜各一钱，雄黄、樟脑、

丁香各一钱半，射香当门子五粒。右为末，蜜丸如龙眼大，每用一丸生姜汁化开，如厚粥样，

烘热置掌中，摩腰上令尽。粘着肉烘，绵衣缚定，腰热如火。间三日用一丸妙，或加吴茱萸、

桂皮

因此，《本草纲目》《石室秘录》《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书作为《串雅》的直接文本来源的可能性

极高，而《串雅》凡例中提到的《养素园》与“江闽方本”的部分应当即对应这三部医籍。《石室秘录》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二书，其编纂者陈士铎与万表、万邦孚等均为浙江人，其书刊刻后也主要在此区域

传布。而《养素园简验方本》（又名《养素园传信方》）为赵学敏编纂，其选方也可能有来自《本草纲目》

的部分。这些部分应当是赵学敏根据其知识兴趣选择并编入《串雅》，并对部分文本进行了一定改造，使

其与走方医的知识体系更加符合。赵氏进行文本改造的方式大致有如下几种：其一，简化、合并语言。

赵学敏有时会将来源文本的语言简化，使其更为精炼。例如内编卷二“擦疮成水”条，其来源《石室秘

录》在方前有“人有病手臂生疮，变成大块如拳头大者，必须用刀割去，人必晕绝，不可学也”[11]24 一句，

在《串雅》中则被赵学敏简化为“人有病手足生疮，变成大块，不必刀割”[9]74，而除此之外的部分文本

均一致。其二，删减理论、医案故事的部分，使文本更趋于简易化、实用化。如内编卷一“起痿神方”

条，即删去了其来源《石室秘录》中方药前后论述痿证病机的部分：“痿症久不效者，阳明火烧，尽肾水

也。然能不死长存者何？盖肾水虽涸，而肺金终得胃气以生之，肺金有气，必下生肾水，肾虽干枯，终

有露气，夜润肾经，常有生机，故存而不死也。”[11]244 而仅摘录了其方药、剂量及服法。与之类似，同卷

“安寐丹”条下也同样删去了方解的内容，仅保留了实用的部分。又如内编卷四“仙传膏”条，其来源

《本草纲目》除主治、药量、制法、服法等之外还附有一段故事，强化了该方的神秘性：“有一贵妇病瘵，

得此方，九日药成。前一夕，病者梦人戒令翌日勿乱服药。次日将服药，屋上土坠器中，不可用。再合

成，将服，为猫覆器，又不得食。再合未就，而夫人卒矣。此药之异有如此，若小小血妄行，只一啜而

愈也。”[12]1313 而这部分也被赵学敏整段删去。其三，改换名目，赵学敏有时会将原书中的方药名称改换为

更接近走方医习惯的名目，以达到将这些文本“嫁接”至走方医医学体系中的目的。如内编卷三中的部

分顶药、串药都存在改换原书中方名的现象，如“四宝顶”原为“狗宝丸”，“砒霜顶”原为“紫金丹”，

“牛郎串”原为“遇仙丹”，“双牛串”原为“济世散”等等，不胜枚举；又有部分方本无名，可能为赵学

敏将其名称补入。但除名目改换外，这些条目的主治、方药部分都抄录无误，文本内容基本完全重合。

其四，整合知识，赵学敏有时会将来源医籍中的不同条目进行整合，从而形成新的条目。如外编卷二

“青布熏”条：“恶疮防水青布和蜡烧烟筒中熏之，入水不烂。疮伤风水，用青布烧烟于器中，以器口熏

疮，得恶汁出则痛痒瘥。臁疮溃烂，陈艾五钱，雄黄二钱，青布作大炷点火熏之，热水流数次愈。”[9]191-192 

实际是由《本草纲目》中的三处用青布熏法的条文拼接而成，即“恶疮防水：青布和蜡烧烟筒中熏之，

入水不烂。陈藏器本草”“疮伤风水：青布烧烟于器中，以器口熏疮，得恶汁出则痛痒瘥。陈藏器本

草”“臁疮溃烂：陈艾五钱，雄黄二钱，青布卷作大炷点火熏之，热水流数次愈。邓笔峰杂兴方”[12]2183。

内编卷三“青绿顶”条也是采取了这样的策略，将《本草纲目》附方中治疗顽痰不化与风痰卒中的二方

整合，并对新条目进行命名。值得一提的是，赵学敏进行知识整合时也偶有讹误，与来源文本发生龃龉。

（续表）



中    医    药    文    化

Chinese Medical Culture
2023 年 10 月

第 18 卷　第 5 期

Oct., 2023
Vol. 18    No.5

470

如外编卷四“取疳眼虫”条，有“或用覆盆子嫩叶捣汁点目眦三四次，有虫随眵泪出成块也，无鲜叶以

干者煎浓汁亦可”[9]259 一句，在《本草纲目》中是“牙疼点眼”条的治疗方法，即通过将药汁点入眼中治

疗牙痛，并非治疗疳眼有虫，由于《纲目》中此二条前后连续，因此赵学敏才误将其也作为取疳眼虫的

治法。

三、“弃俗从雅”：《串雅》的医疗世界

经由上节的讨论，我们了解到《串雅》有约一半的文本有明确的来源，这些是经过赵学敏选择的知

识，而并非清代走方医的实际经验；而未被溯源的文本或许有更复杂的流传过程，其中部分文本可能在

一定程度上反映走方医的医疗实践。本节将试图分析赵学敏如何将既有文本“嫁接”至走方医学体系，

以及为《串雅》构筑了怎样的医疗知识世界。

走方医掌握有区别于正统医学体系的独特医疗技术，如截、顶、串、禁、拔牙、捉虫、点痣等。《串

雅》凡例中称“顶、串、截为走医三大法”，“顶”即涌汗、涌吐之法，“串”即攻下、泻下之法，而

“截”则为禁绝之义，谓使其病截然而止。由于这些疗法往往取效极快，疗效显著，因而受到病者的青

睐。除此之外，《串雅》中亦有载：“走医有四验，以坚信流俗：一取牙，二点痣，三去翳，四捉虫。四者

皆凭药力。”[9]11 截、顶、串诸法外，治疗牙病、眼疾、虫病以及点痣也是深受民众需要的医疗服务，尽

管这些疾病不会危及生命，但却是对生存质量有较大影响的常见病，其中又以捉虫为要。《串雅》凡例

称：“取虫为走医第一要法，而选元尤有起死回生之术。无此二门，则无由见神，故兼存不废。”[9]8 可见

取虫是走方医最重要的奇技之一，往往通过神奇的效验来获得病者的信任。另外尚有禁法、蒸法、针灸

等，治疗内外科不同的疾病各有优势，“治外以针刺蒸灸胜，治内以顶串禁截胜”[9]10。除医治人类疾病外，

走方医也治疗各种兽禽、花木奇疾，范围极广。走方医对于治疗方法与方药的分类方式也与正统医学不

同，其他医籍往往按病证、脏腑分门别类，而《串雅》《串雅补》等书则主要依照截、顶、串、抵、色等

走方医疗法进行分类，两类医籍的体例有较大差异。

尽管赵学敏依照走方医的医疗体系与分类习惯编纂《串雅》，但其中的内容却与走方医的实际应用情

况相去甚远。清末医者鲁照在《串雅补》自序中提出：“恕轩所辑《串雅》，与方士所传不同。然观其门分

截、禁，而法不外抵、色。”[13] 可见鲁照熟悉清代走方医的医疗技术与习惯，并将其与《串雅》进行了对

照，并指出了其中的差异。经笔者文本溯源，鲁照《串雅补》中的条文并未溯及早期文本，因而其内容

应当更接近清代走方医的实际面貌，这也反证出《串雅》知识结构的复杂性。综观《串雅》全书，内编

四卷主要包括截、顶、串诸法以及单方的内容，即内、外科的药物治疗，也是走方医最核心的治疗技术。

然而内编中 58.5% 的条文可以溯源至前揭《本草纲目》等医籍，另外尚有部分条文存在可能的文本来源，

因此赵柏云提供的走方医方术应当仅占二三成左右，甚至外编中被称为走方医第一要法的取虫门，40 条

文本中竟有 38 条来自《本草纲目》。可以推知，赵学敏删去了部分赵柏云提供的“夸新斗异”的医方，

并选取《本草纲目》《石室秘录》等书中与截、顶、串诸法相对应的医方补入。这些经过筛选、来自《纲

目》等书的医方相对详明，依托于既有医籍，并且具有较为清晰的文本流传谱系，更具经典性与权威性，

因而赵学敏将其与部分真实的走方医医方混于一编，实际上是一种“弃俗从雅”的取向，即在保留了走

方医学知识框架的前提下，对其中具体的医疗知识进行了优化与改造，意在“使后之习是术者，不致为

庸俗所诋毁”，构筑了一个更为典雅的走方医学知识空间。

《串雅》外编四卷与内编有较大不同，涉及内容更为庞杂多样，前两卷多为除内服药物外的其他医

疗技术，如禁术、急救、针灸、熏洗等较为简易甚至关涉玄怪的疗法。而这其中的针法门、灸法门、起

死门、字禁门等部分，能够溯源的条文相对较少，可能更多来自于走方医的实践经验。卷三有关药品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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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食品、用品等部分，似乎是赵学敏为满足民众的实际需要而设，意在使《串雅》的读者能够识别伪

药，免受走方医的欺骗，以及满足部分日常需求。走方医也是伪药的制造者与使用者，《串雅补》自序中

提到“抵者，偏药抵金以欺人也”[13]，有些走方医会通过制售劣质药物牟利，《串雅》外编卷三《伪品门》

与《串雅补》卷三《抵方》都详细记录了走方医常用的伪药以及作伪的方法，因而这一部分内容的预期

读者可能并非医者，而是缺乏医药知识的民众。卷四医兽禽虫、医花木的部分则几乎没有可以溯源的文

本，其条文体例也与其他部分差异较大，很可能是来自于民间经验，可见赵学敏也为走方医的奇技保留

了一定的空间。

因此，《串雅》医疗知识的核心部分大多来源于既有医学文本，主要通过抄录以及进行知识改造的方

式将其整合进入走方医的医学体系中。而少部分核心知识以及相对边缘的知识则主要来自于民间经验，

很可能是经过反复的医疗实践后，在部分地域逐渐形成影响力，而被赵柏云、赵学敏吸纳，以“金疮铁

扇散”一方为例，可以对这一过程管窥一二。“金疮铁扇散”见于《串雅》外编卷二《起死门》，主要用

于刀石破伤的急救，由象皮、龙骨、老材香、寸柏香、松香、飞矾等药研末制成。此方创制与流行的大

致经过，在《金疮铁扇散原序》中有载：

乾隆丙子岁十月几望，阳曲县民张成□刃伤李登云左耳根，深八分余，又伤项颈，横长三

寸，血涌仆地气绝。邑令杨验毕将去，或曰：“胸微温。”令乃顾众曰：“谁能为予救治者？”时

有韩士勇曰：“能，但治法与人异，敷药后必扇之。”邑令乃忆太谷县民有剚腹肠出数寸者，医士

卢福尧治而愈，其法亦如之。乃问曰：“汝药得非卢医所传否？”士勇曰：“然。”遂令敷药扇之，

须臾血止，俄而苏呻吟有声，越日痂结霍然愈……余膺简命，职在抚绥，凡可登民袵席者，敢

弗仰体圣慈多方补救。今卢医方药起死回生，屡效于世，则流播岂容或缓。因招之……伊乃喜

诺且曰：“雍正年间，得之塞外神僧，年来救治良多。”因令照方修制，遇伤辄试，皆效，爰厚赠

卢医刊其方，以广救济云。时乾隆二十一年仲冬谷旦，山西巡抚兼管提督兵部右侍郎都察院右

副都御史明德识。[14]

由此序文可知，此方大约在雍正年间创制或传入，乾隆初曾在山西一带广为流行，并由山西巡抚明

德刊刻传布。乾隆二十二年五月，余杭人沈大润行经山西而获此方，便将其带回浙江地区推广 [14]，并将

相关的治验案例汇编为《金疮铁扇散医案》。《医案》共记录了 11 位患者，除 1 位山西僧人外，其余病患

皆为浙江籍人士，其身份均为街边孩童、修屋者、孀妇、兵丁等普通民众。《医案》末称：“其余效验医

案甚多，不能殚述，即此以例其余。”[14] 可见“金疮铁扇散”在浙江一带应用较多，且在民间社会医疗中

已具备一定影响力，同为浙江人士的赵柏云很可能在行医游历中闻知，将此方抄录下来，最终被赵学敏

编入《串雅》。综上，《串雅》的知识来源、种类以及预期读者都是多元的，而并非是单一的走方医验方

汇编。

最后，让我们重新回到赵学敏的社会身份上来。赵氏以儒为业，兼习方技之学，虽好阅读、收集医

书但并非职业医者，没有直接参与到医疗实践中，其著书的动机或许更大程度上是作为士人的知识兴趣，

同时也试图为后来习医者以及需要医学知识的普通民众提供学习借鉴的范本。学者边和指出赵学敏医著

中文献资料来源的多样性与大众性，与既往传统医籍形成鲜明张力，并将其作为 18 世纪士人文化向大众

文化下沉的代表人物 [15]。然而从《串雅》中我们得见，在 18 世纪亚文化兴起、社会下沉的背景之下，医

药知识的世俗面向仍然无法完全摆脱早期医疗文本的影响。赵学敏的《串雅》是将民间走方医学体系与

既有经典文本“嫁接”、对其中具体医疗知识进行优化与改造后的产物，依托于《本草纲目》《石室秘录》

《万氏家抄济世良方》等既有文本，结合部分民间医疗经验以及与百姓日用相关的药物和边缘医疗知识，

形成了一个多元的医疗世界，我们得以藉此管窥士人主导下的医学知识的再生产。《串雅》所构筑的，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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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介于正典与世俗之间，士人、医者与大众共享的医疗知识空间。在方书商品化、种类繁多、广泛

流传于坊间的清代 [16]，《串雅》的“杂合性”也映射出赵学敏编纂医书一方面要适应大众应急性、碎片

化阅读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试图通过既有医学文本确立一套规范化、程式化的“范本”，从而尽可能确

保知识的可靠性与临床疗效，也对其他民间医疗技术构成一种规训力；同时兼顾内容的多样性与独特性，

以满足文人学者“博物”“尚雅”的知识取向。《串雅》是清代中后期医学社会化日渐成熟的缩影，它的知

识面向各阶层或群体，与医学精英或大众构建的医学体系均有不同，以期能够在书籍市场上占有更大的生

存空间。而以走方医学的知识架构搭建书籍的内部空间，则隐含着对“民间医学”一定程度的认同，无

意中起到了弥合精英医疗与大众医疗鸿沟的作用，对民众的医疗知识普及也有更强的适用性和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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